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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谱系中，中华文明独树一

帜———它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

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历经五千多年风雨洗礼

而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

特性相互交织、辩证统一，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

的精神内核与发展密码，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安

身立命的精神根基，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

中国智慧。深入阐释和践行这五大特性，对于新

时代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

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连续性：中华文明的千年脉络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鲜明的标识，是其区

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质。不同于古巴比

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的断裂与消

亡，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历经夏商周的礼乐初

兴、秦汉的大一统格局、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交

融、隋唐的盛世气象、宋元的经济文化繁荣、明

清的多元整合，再到近现代的觉醒与复兴，五千

多年风雨兼程、薪火不熄、弦歌不断，以完整的

国家形态、稳定的文化主体、一以贯之的价值体

系延续至今，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

迹。这种连续性不是简单的重复与固守，而是

“源流相继、薪火相传”的动态传承，贯穿于文字

载体、价值体系、国家治理、社会生活全过程。

（一）文字体系的一脉相承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首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

完整演进链上。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到商

周的金文，从秦代的小篆到汉代的隶书，再到魏

晋以后的楷书、行书、草书，汉字的基本构形、造

字理念和核心功能始终保持一致。汉字的连续

性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这种文字连续

性使《尚书》《诗经》等先秦典籍得以被后世解

读，司马迁《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传统，更以

“二十四史”的宏大规模构建起从未中断的历史

叙事，系统记载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

凭借统一的文字体系得以完整传承，成为世界

上最完整的史书体系。正是依托汉字，《论语》

《孟子》《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得以跨越千年

流传至今，其中蕴含的思想智慧依然滋养着当

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今天的中国人仍能欣赏

北宋诗人苏轼的诗词，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对

话能力，在世界文明史上堪称奇迹。从科技与技

艺的传承视角看，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

的活字印刷术、天文历法知识，以规范的汉字记

录成册，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延续与突破奠定了

基础；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对纺织、冶炼、

制瓷等技艺有详细记述，汉字的稳定性让这些

古代智慧没有因时代更迭而消亡，后世学者得

以接续研究、完善发展。正如语言学家周有光所

言：“汉字是维系中国统一的纽带，是连接古今

的桥梁。”

（二）核心价值的薪火相传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更体现在核心价值观念

的传承与发展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

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思想观

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些核

心价值历经数千年沉淀，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之中，成为文明传承的精神内核，从未因时代更

迭而中断。《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源头，历经儒家思想的丰富

发展，在历史上形成了“重农抑商”“轻徭薄赋”

等治理实践，在当代则转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源自《周易》的“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激励着中华民族在艰难险

阻中奋勇前进，从古代的治水兴农、开疆拓土，

到近代的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再到当代的改革

开放、民族复兴，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价值追求，从古代

的“协和万邦”理念，到当代的和平发展道路，一

脉相承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坚守。这些核

心价值的连续性，使得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

期能够保持精神内核的一致性，为民族发展提

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三）文明形态的持续存续

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文

明，中华文明的国家治理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

传统始终保持着内在的连续性。从夏朝的“九

州”观念确立了早期的国家地理与政治格局，到

秦朝“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确立大一统的治

理模式，再到后世历代王朝对大一统体制的继

承与完善，中国的国家形态虽历经朝代更迭，但

统一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从未中断。即使在魏

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追求国家统

一、维护文明延续也始终是时代主流，最终都走

向了更高层次的统一与融合。

文明形态的连续性还体现在物质文化与非

物质文化的传承中。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礼器

到明清故宫的皇家规制，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

建筑艺术一脉相承；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

目》，传统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与诊疗方法不断丰

富完善，至今仍在守护人类健康；从先秦的“乐

与政通”到现代的民族音乐，中国音乐的审美追

求与文化内涵始终保持着内在联系。这些物质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传承，构成了中华文

明连续性的鲜活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

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

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

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正是这份历经千年积

淀的连续性，让中华民族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

时，总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始终保

持文明的韧性与活力。

二、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动力源泉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僵化保守的文明，而是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文明。“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贯穿于中华文明

发展的全过程，成为推动文明不断向前的核心

动力。这种创新性既体现在思想理论的突破、科

技创新的飞跃，也体现在制度体系的完善、文化

形态的演进。

（一）思想理论的革故鼎新

中华文明的思想领域始终保持着兼容并

蓄、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创新活力。先秦时期，

诸子百家争鸣，儒家提出“仁政”“礼治”，道家倡

导“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以法治

国”“富国强兵”，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形成

了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共同构筑了中

华文明的思想根基。佛教东传后，经过与本土文

化的深度融合，逐渐中国化，形成了禅宗等具有

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

体系。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先

进中国人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将马克思

主义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思想理论

的历史性飞跃，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这种思想

理论上的持续创新，让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不

断丰富发展，始终保持着思想引领的先进性。

（二）科技创新的持续突破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科技创

新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古代中国

的科技成就举世瞩目，四大发明更是深刻影响

了人类文明进程。除此之外，天文、数学、农学、

医学、建筑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同样成果丰硕。

《考工记》记载了先秦时期的手工业技术规范，

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程技术水平；《九章算术》

确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体系，许多成果比

西方早数百年；《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农学

著作系统总结了农业生产经验，推动了农业技

术的不断进步；《本草纲目》集古代医药学之大

成，收录药物 1892 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进入现代，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得到进一

步激发，在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背景下，中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

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从“两弹一星”

的研制成功筑牢国家安全基石，到载人航天、月

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航天工程接连取得辉

煌成就，中国正式迈入深空探索强国行列；从袁

隆平院士培育推广杂交水稻，以科技力量守护

国家粮食安全、惠及世界人民，到屠呦呦团队发

现青蒿素，攻克世界性医学难题、斩获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中国在民生科技领域不断突破。

与此同时，高速铁路里程稳居世界第一，5G 通

信技术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

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

前沿领域接连取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一批重

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这些全方位、多层次、高

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彰显了新时代中国

强大的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生动印证了中华

民族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一脉相承、

历久弥新，持续为中华文明的传承注入源源不

断的强大动能。

（三）制度体系的与时俱进

制度创新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应对挑战

的重要保障。制度文明作为文明的骨架与支撑，

贯穿中华文明发展全程，中国制度始终在实践

中完善、在借鉴中创新，形成了独具东方智慧、

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模式，为国家稳定、民族凝

聚、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保障。

中国古代的制度体系在传承中不断完善创

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秦汉时期确立

的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

统国家的治理基础，此后历代王朝在此基础上

不断调整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僚制度、科

举制度、监察制度、赋税制度与法律体系，推动

国家治理走向规范化、体系化。其中科举制度以

公开考试、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人才，打破血缘

世袭的特权垄断，拓宽社会上升通道，扩大统治

基础，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最

具代表性的制度创新成果，更对世界近现代文

官选拔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彰显了中国制度

文明的先进性。

近代以来，面对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国的制

度体系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与创新。辛亥革命推

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启了中国制度近

代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

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推

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基本政治制

度，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

具体制度。这些制度既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治理智慧，又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

果，更立足中国实际进行了创新发展，展现出强

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制度创新与思想创新、科技创新相互促进，

这种全方位的创新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

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

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共同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三、统一性：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的深刻禀

赋，是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这种统一性不

是单一化、同质化的统一，而是“多元一体”的辩

证统一：既包含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

又有着高度一致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

认同。从“九州”观念的提出到大一统国家的形

成，从“书同文、车同轨”的实践到“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形成，统一性始终是中华文明发展

的精神主轴，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为文

化自信提供了最核心的支撑。

（一）地理与政治的大一统传统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政治理念和历

史传统。早在先秦时期，《春秋公羊传》就提出

“大一统”思想，主张天下归于一统，实现政治、

经济、文化的统一。这种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历

史的发展进程，成为历代王朝的政治追求。秦汉

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

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货币，确立了大一统

的政治格局，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

的主流趋势。尽管曾出现过分裂割据的时期，但

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北伐誓言，陆游

“王师北定中原日”的临终绝唱，东晋祖逖“闻鸡

起舞”立志收复中原；南宋岳飞“精忠报国”，抗

击金兵、无不彰显着对统一的执着追求；近代以

来，面对列强侵略和国家分裂的危机，无数仁人

志士奋起抗争，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付

出了巨大牺牲。这种对大一统的执着追求，使得

中华文明能够在分裂后重新走向统一，始终保

持国家形态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当代中国维护

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决心和意志更加坚定。香

港回归、澳门回归，标志着中国在完成国家统一

大业上迈出了重要步伐。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

圣职责，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种对国

家统一的坚定追求，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基因，是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源泉。

（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构建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最深刻的体现是文化认

同的统一性。当波斯帝国的荣光湮灭于黄沙，罗

马的法治精神散佚于蛮族铁蹄之下，唯有中华

文明穿越五千年烽烟而弦歌不辍。其统一性非

赖金戈铁马的征服，亦非凭万里长城的阻隔，而

在于一种更深邃的力量———文化认同构筑的精

神长城。这无形的认同将多元地域、众多民族熔

铸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共同体。

秦始皇“书同文”的壮举，实为文化统一的

奠基。当小篆取代六国异形文字，华夏大地便有

了共同的精神图谱。汉字以其强大的表意功能，

使闽南歌谣与陕北信天游得以隔空共鸣，让《论

语》的微言大义穿透方言的藩篱直抵人心。司马

迁笔下的《史记》不仅是帝王家谱，更是“究天人

之际”的文化宣言，其承载的“华夷之辨”早已超

越血缘界限，升华为“有教无类”的文明认同。更

值得深思的是，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在碰撞中主

动融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推行汉化改革，

鲜卑贵族改汉姓、习汉语、穿汉服，恰是对文化

正统的主动皈依。西夏创制仿汉字的西夏文以

翻译儒家经典，契丹参照汉制建立科举，清代回

族经堂教育将阿拉伯文与汉文典籍并举，都是

文化认同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近代面对西方冲击，“保种必先保教”的呐

喊揭示文化认同的存亡意义。梁启超疾呼“少年

中国”时，其笔端奔涌的仍是“天下兴亡”的文化

担当。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徒步三千里护持

典籍，延安窑洞中《新民主主义论》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熔于一炉。改革开放

后，“国学热”的兴起与“孔子学院”的全球布局，

更彰显了文化认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调适能

力。这种超越地域、民族、时代的深层认同，正是

中华文明历经劫波而浴火重生的真正底气。

（三）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格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中形成和发展的，“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

基本格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从先秦时期的

“华夏”与“四夷”的交流融合，到魏晋南北朝时

期的民族大融合，从隋唐时期的胡汉交融到元

明清时期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各民族在经

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情感上相互亲

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开

放包容的姿态，既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促

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北魏司马金龙墓出

土的胡人俑穿着汉式官服，唐代三彩载乐骆驼

上的胡姬弹着琵琶，这些文物生动展现了“胡人

汉化”与“汉物胡风”的双向塑造。各民族文化在

交流融合中相互丰富，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进

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更是深刻把握了中

华文明统一性的核心内涵，成为凝聚各民族力

量、促进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旗帜。

四、包容性：海纳百川的文明胸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包

容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是中华民族处理

不同文明关系的智慧结晶。这种包容性既体现

在对内各地域文化、各思想流派的包容互鉴，也

体现在对外来文明的开放接纳；既坚守自身文

化根基，又善于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在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正是这种强

大的包容性，让中华文明能够突破地域和族群

的局限，不断扩容升级，形成了多元共生、美美

与共的文明格局。

（一）对内包容：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从内部文化生态来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首先体现在对地域文化的充分尊重。中国地域

辽阔、地理环境差异显著，在漫长历史演进中，

各地形成了独具魅力、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厚

重沉稳的中原文化、儒雅尚礼的齐鲁文化、浪漫

奔放的荆楚文化、灵动秀美的巴蜀文化、精致细

腻的吴越文化、开放务实的岭南文化等。多样并

存、和谐共生的地域文化格局，充分彰显了中华

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与深厚底蕴。

在思想流派领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体现

的尤为鲜明与深刻。春秋战国时期旧有秩序面

临重构，面对时代变局，诸子百家竞相阐发治国

理念与人生智慧。儒家倡仁政礼治、道家言道法

自然、法家重法度刑名、墨家讲兼爱非攻、名家

重逻辑思辨、阴阳家谈天道时序、兵家论制胜之

道、纵横家言外交方略、农家重耕稼之本，各家

立足现实、针砭时弊，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相互

吸收，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群星闪耀的黄金时

代，为后世文明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

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

非简单否定或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以儒家仁礼

思想为核心，吸纳阴阳家的天人感应、五行生克

宇宙架构，借鉴法家的集权治理、刑德并用手

段，融合道家的天道自然、清静无为理念，把天

道运行与人间秩序贯通起来，构建起一套既符

合王道理想、又适应大一统国家治理的新儒学

体系，实现了先秦儒学的第一次重大整合与创

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儒道思想深度交融，士

人以道解儒、以儒释道，围绕自然与名教、有为

与无为、性情与礼教展开思辨，在坚守儒家伦理

的同时吸纳道家的生命智慧，推动哲学思辨走

向精微与深邃。

隋唐时期，佛学全面中国化，天台、华严、禅

宗等本土宗派成熟，儒、释、道三教并行互补、同

台论道，儒学积极吸收佛学的逻辑体系、心性修

养与境界追求，道教也吸纳儒家伦理与治世理

念，三教交融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内

涵。宋明时期，儒者进一步融合佛道的哲学智慧

与心性修养理论，程朱理学以“天理”为核心，把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严密

体系；陆王心学以“本心”为宗旨，强调知行合

一、致良知，把道德实践落到日用常行，两大学

派相互激荡、共同发展，将儒学提升至更加思

辨、系统、圆融的新高度，形成宋明理学，推动中

华文明思想体系再次实现升华与发展。正是这

种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包容互鉴的思想传统，

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让中华文明

始终保持生机活力与持久魅力。

（二）对外包容：文明互鉴的开放姿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更体现在对外来文明

的开放接纳与消化吸收上。不同于某些文明的

排他性扩张，中华文明始终以“协和万邦”“天下

一家”的胸怀，与世界其他文明开展平等交流、

互学互鉴，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中不断丰富自

身，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与周边国家存在文

化交流。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连接亚欧大

陆的“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往来，

更开启了文明交流的先河。中国的丝绸、茶叶、

瓷器等物产西传，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载

体；而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以及天文学、

历法、医药等外来科技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

入中国，与本土文明深度融合。佛教东传后，经

过魏晋南北朝的消化吸收，到隋唐时期实现中

国化，禅宗、华严宗等本土佛教流派的形成，不

仅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更影响了中国的哲

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宋元时期，海上丝绸

之路的繁荣进一步拓展了文明交流的范围。泉

州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成为“涨海声中万

国商”的国际枢纽，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

多种宗教在此共存，不同信仰的信徒和谐相处，

留下了清净寺、开元寺等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

遗迹，展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中

华文明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

科技、制度和思想文化。从洋务运动“师夷

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再

到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先

进中国人积极探寻中西文化融合之路。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更是中华文明

包容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舶

来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

时代化，更赋予了中华文明新的精神内核和发

展动力。

进入新时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平等相待，正是

中华文明包容性在当代的生动实践。“一带一

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平台，更是文明交

流的桥梁，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科

技、旅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推动了不同文明

的相互理解与尊重。从敦煌研究院与法国卢浮

宫的联合展览，到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

应用，再到“欢乐春节”等文化品牌活动的全球

巡演，中华文明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五、和平性：以和为贵的文明品格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

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标识。中华文明自

古就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始终坚持以

和平方式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反对侵略扩张、

崇尚以德服人。这种和平性不是被动的妥协退

让，而是主动的价值坚守和行为选择，贯穿于中

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内外

关系的基本遵循。

（一）“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处理人际关系、族

群关系、文明关系的基本准则。《论语》记载：“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种思想强调在

承认差异、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求和谐共处、

互利共赢，反对盲目苟同、强求一致。从个人层

面看，“和而不同”体现了尊重他人、包容差异的

道德修养；从社会层面看，它体现了多元共生、

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理念；从文明层面看，它体

现了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的相处之道；

在民族关系中体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族

平等思想。中国历代王朝大多采取“因俗而治”

的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

化传统。唐朝对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实行开明

的羁縻政策，册封少数民族首领，允许其保留原

有治理模式，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清朝

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在蒙古推行盟旗制

度，既维护了国家统一，又尊重了民族特色，体

现了“和而不同”的治理智慧。

（二）“协和万邦”的天下理念

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

则，中华文明始终崇尚“以德服人”“王道仁政”，

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作为国家交往的价值追

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出横贯亚欧的丝绸

之路，这一伟大文明通道并非依靠武力征服与

军事控制建成，而是以和平贸易、文化往来为纽

带，让丝绸、瓷器、茶叶与冶铁、造纸、凿井技术

向西传播，也让西域的作物、乐舞、宗教与天文

历法东传中原，在平等互利中搭建起东西方文

明对话的桥梁；唐代国力鼎盛、文化开放，与日

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及中亚诸国保持密切友好

往来，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文

化、制度、技术等被广泛传播，而中国也吸收了

邻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形成了互利共赢的交流

格局；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船队，遍历亚非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始终秉持友好交往原则，不侵占一寸

土地、不掠夺一地财富，以礼相待、通商惠工，传

播和平善意与中华文明，留下无数友好佳话。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

作出经典评价：“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

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 15 世纪之前更是如

此，但中国却没有像欧洲那样产生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中华文明“协

和万邦”的独特品格：即便国力强盛、科技领先，

也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

小，追求天下太平、万国安宁。这份跨越千年的

和平追求，既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

更是当今世界化解分歧、走向共生的文明答案。

（三）和平发展的当代实践

进入现代，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当代中国

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

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明确提出“永不称霸、永

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

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

多的国家，累计向多个冲突地区派遣维和部队

和警察，为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付出了巨

大努力；中国积极推动解决国际争端，在朝鲜半

岛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

上，始终坚持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

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

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也为不

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世界各国超越国界、种

族、文化、意识形态等差异，树立“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与共意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安全、贫困饥饿等全球性挑战。中华

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也让文化自信拥有了坚实的道义

基础。这种和平性不是软弱可欺，而是“以和为

贵”的价值坚守，是“强而不霸”的文明自觉，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也为人类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强权争霸的文明

新道路。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中华文明

的连续性为根基，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

史积淀中汲取智慧力量，坚守民族精神家园；

以创新性为动力，勇于推进思想理论、科技创

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让中华文明焕发新

的时代活力；以统一性为核心，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包容性为格局，

积极参与文明交流互鉴，吸收借鉴人类文明

优秀成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

性为遵循，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人类文明进步书写

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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